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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屆
奪
得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八
十
二
歲
女
作

家
芒
羅
︵A

lice
M
unro

︶，
雖
然
之
前
曾
在
加
國

本
土
先
後
得
過
三
次
總
督
文
學
獎
，
如
無
記

錯
，
她
這
次
還
不
止
是
加
拿
大
有
史
以
來
首
位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
而
且
是
自
有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以
來
，
第
一
位
因
短
篇
小
說
而
得
獎
的
作
家
。

過
去
文
學
得
獎
者
，
誰
不
是
百
數
十
萬
言
長
篇
巨
著

領
風
騷
？
今
日
文
學
評
論
家
眼
中
以
短
篇
小
說
得
佔

鰲
頭
的
﹁
加
拿
大
契
訶
夫
﹂
芒
羅
，
怎
麼
不
是
自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有
史
以
來
的
大
突
破
！

無
疑
，
寫
得
好
的
長
篇
小
說
最
見
氣
勢
和
功
力
，

︵
寫
得
不
好
的
就
不
必
說
了
。
︶
基
於
一
般
讀
者
的
傳

統
閱
讀
習
慣
，
直
覺
上
那
些
厚
達
二
三
吋
的
大
部

頭
，
未
經
過
目
，
便
已
給
上
百
分
之
八
十
印
象
分

了
；
而
且
長
遠
以
來
，
很
多
人
還
存
有
偏
見
，
認
為

短
篇
小
說
不
外
是
寫
作
者
閒
中
自
我
取
樂
的
雕
蟲
小

技
；
這
就
難
怪
有
些
作
家
的
長
篇
小
說
，
就
算
寫
到

如
何
登
堂
入
室
，
寫
起
短
篇
小
說
也
可
能
神
采
盡

失
，
完
全
不
是
這
種
味
兒
，
村
上
春
樹
便
是
這
樣
一

個
作
家
；
也
就
從
而
明
白
到
，
摩
天
大
廈
的
工
程

師
，
未
必
可
以
設
計
出
像
樣
的
小
房
間
；
滿
漢
全
席

的
大
廚
師
，
未
必
弄
得
好
一
碟
精
美
小
菜
。
文
字
神

奇
放
在
不
同
作
家
手
中
，
總
發
揮
出
不
同
功
力
。

也
許
短
篇
小
說
的
文
學
地
位
，
在
國
際
上
普
遍
都

不
受
重
視
，
不
然
芒
羅
也
不
會
在
得
獎
後
有
所
感

慨
，
呼
籲
作
家
們
不
要
視
短
篇
為
玩
物
而
輕
估
它
的

文
學
價
值
。

芒
羅
筆
下
主
要
涉
及
身
邊
生
活
，
對
今
日
大
多
數
都
向
﹁
大

時
代
﹂
傾
斜
的
作
家
，
少
不
免
認
為
這
類
題
材
婆
婆
媽
媽
，
早

就
不
屑
一
顧
，
丟
荒
了
；
這
十
多
年
來
，
試
問
環
顧
中
外
作

家
，
除
了
芒
羅
孜
孜
不
倦
耕
耘
她
的
人
文
短
篇
，
還
有
誰
肯
在

這
方
面
付
出
同
樣
的
努
力
？
芒
羅
得
獎
以
後
，
能
鼓
勵
新
一
輩

寫
作
人
，
興
起
短
篇
小
說
的
熱
潮
，
就
是
一
番
新
景
象
了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獎
作
家
，
其
實
對
自
己
喜
愛
的
體
裁
和
題

材
，
都
有
一
份
自
我
堅
持
的
執
㠥
，
對
他
們
來
說
，
背
後
都
潛

伏
﹁
精
神
可
嘉
﹂
獎
。

百
家
廊

王
　
珍

小說豈能以長短分優劣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近
日
由
不
同
渠
道
聽
到
有
專
家
從
不
同

角
度
去
分
析
未
來
，
其
中
一
位
是
前
財
爺

梁
錦
松
，
他
在
一
個
講
座
上
分
析
了
未
來

五
個
大
趨
勢
：
第
一
，
全
球
化
市
場
令
到

所
有
產
物
都
只
能
鬥
好
，
要
不
然
就
是
鬥

平
；
第
二
，
高
科
技
社
會
的
未
來
十
五
年
，
估

計
有
十
五
億
至
二
十
億
個
職
位
將
會
消
失
；
第

三
，
在
財
赤
方
面
，
全
部
民
選
國
家
將
會
面
對

納
稅
少
、
福
利
多
的
局
面
，
重
擔
自
然
落
到
下

一
代
的
身
上
；
第
四
，
各
國
狂
印
鈔
票
的
局
面

停
不
了
，
打
工
仔
的
資
產
將
進
一
步
貶
值
；
第

五
，
人
口
持
續
老
化
，
退
休
年
齡
將
會
越
來
越

遲
，
變
相
年
輕
人
上
位
的
機
會
亦
越
來
越
少
。

如
果
你
是
三
十
五
歲
以
下
，
聽
到
這
五
點
推

論
，
應
該
一
定
會
感
到
灰
爆
。
但
其
實
這
五
項

分
析
只
得
出
一
個
結
論
，
就
是
一
定
要
成
為
人

上
人
，
每
項
工
作
都
要
表
現
得
最
好
，
成
為
精

英
中
的
精
英
。
如
果
你
打
算
放
半
手
，
只
做
人

中
人
，
結
局
只
會
隨
水
飄
去
，
成
為
被
淘
汰
的

一
員
。

這
五
點
推
論
有
部
分
亦
可
以
搬
到
電
視
行
裡

去
，
觀
眾
的
要
求
提
升
，
節
目
質
素
要
不
停
的
鬥
好
，
粗

製
濫
造
的
年
代
經
已
過
去
，
投
資
在
製
作
上
的
成
本
大
大

地
增
加
，
但
資
源
都
只
會
運
用
在
能
提
升
節
目
質
素
的
元

素
上
面
。
過
往
一
台
獨
大
，
大
家
都
會
覺
得
大
樹
好
遮

蔭
，
即
使
有
同
事
的
能
力
未
如
理
想
，
只
要
對
方
的
人
際

關
係
不
太
差
，
大
家
都
會
隻
眼
開
隻
眼
閉
，
一
起
分
擔
他

的
責
任
，
但
如
今
要
求
提
升
了
，
大
家
開
始
會
對
這
些
幫

不
到
手
的
員
工
採
取
零
容
忍
的
態
度
，
留
下
來
的
都
是
精

英
分
子
，
得
過
且
過
的
慢
慢
將
會
被
淘
汰
。

這
個
年
代
，
聽
得
最
多
年
輕
人
抱
怨
的
，
就
是
認
為
自

己
輸
在
起
跑
線
上
，
惱
恨
自
己
不
懂
得
投
胎
，
若
然
出
世

就
是
李
嘉
誠
個
仔
、
四
叔
個
孫
，
自
不
然
就
是
人
上
人
，

否
則
根
本
就
無
可
能
扭
轉
命
運
。
如
果
你
這
樣
想
，
應
該

聽
聽
這
位
前
財
爺
梁
錦
松
的
身
世
背
景
，
別
看
他
做
財
爺

做
得
那
麼
失
敗
，
但
其
實
他
也
有
過
輝
煌
的
日
子
。

梁
錦
松
讀
中
學
時
，
有
個
花
名
叫
牛
奶
仔
，
那
時
的
梁

錦
松
又
矮
又
瘦
，
到
了
中
六
時
，
因
為
成
績
不
夠
好
，
本

來
無
法
再
繼
續
學
業
，
他
站
在
校
長
室
外
喊
，
向
校
長
訴

說
，
因
為
家
貧
屋
企
無
法
再
供
他
讀
書
，
校
長
聽
了
之

後
，
就
答
應
讓
他
繼
續
升
學
，
並
且
讓
他
每
日
放
學
後
可

以
留
在
飯
堂
內
溫
習
，
甚
至
在
飯
堂
內
留
宿
。
於
是
他
每

天
回
家
洗
澡
後
，
就
返
回
學
校
的
飯
堂
繼
續
溫
書
。
結
果

他
順
利
考
入
香
港
大
學
，
畢
業
後
到
銀
行
工
作
，
成
績
驕

人
，
當
年
在
花
旗
銀
行
，
甚
至
成
為
一
人
之
下
，
萬
人
之

上
的
高
級
主
管
，
是
業
界
中
年
輕
人
的
偶
像
。

雖
然
電
視
台
也
同
樣
面
對
㠥
老
化
問
題
，
年
輕
的
一
輩

被
一
班
老
㝚
擋
㠥
，
無
法
上
位
。
然
而
，
人
雖
老
化
，
但

節
目
已
不
再
容
許
老
化
，
節
目
要
夠
創
新
，
就
要
靠
年
輕

的
一
輩
跟
有
經
驗
的
一
群
，
一
起
擦
出
火
花
。
社
會
變
化

的
速
度
驚
人
，iPhone

面
世
未
及
十
年
，
但
十
年
前
又
有
誰

會
料
到
，
今
時
今
日
每
人
手
上
的
電
話
就
等
同
一
部
電
腦

呢
？
未
來
的
十
年
，
又
有
甚
麼
新
產
物
會
出
現
，
還
是
未

知
之
數
，
但
肯
定
的
是
，
未
來
十
年
，
電
視
業
將
會
面
臨

前
所
未
有
的
激
烈
競
爭
，
要
留
下
來
，
就
要
成
為
人
上

人
。

要做人上人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不
知
如
何
，
踏
入
了
十
月
份
便
到
處
都
鄧
麗

君
起
來
，
十
月
十
八
日
著
名
演
員
焦
媛
領
導
她

的
實
驗
劇
團
精
心
籌
辦
了
一
台
︽
鄧
麗
君
傳
奇
︾

之
首
演
，
在
她
男
友
高
志
森
及
好
友
宣
傳
高
手

葉
潔
馨
協
助
下
，
聲
勢
甚
大
。
未
正
式
在
上
環

文
娛
中
心
登
場
前
，
江
湖
已
有
﹁
焦
媛
全
裸
演
鄧

麗
君
﹂
之
震
撼
傳
聞
。
鄧
麗
君
之
柔
婉
名
曲
繞

蕩
了
一
個
時
代
，
她
的
性
感
都
是
隱
含
在
骨
子

裡
的
，
稍
大
膽
的
﹁
感
性
﹂
也
未
試
過
。
以
阿

杜
和
她
一
生
接
觸
中
，
唯
一
一
次
大
膽
之
舉
，

是
一
九
九
三
年
她
和
好
友
林
青
霞
周
遊
康
城
，

剛
住
進
一
天
體
沙
灘
旁
之
酒
店
，
兩
個
亞
洲
名

女
人
忽
然
發
神
經
，
童
心
大
發
，
表
示
﹁
我
們

也
去
游
一
游
天
體
泳
，
一
人
一
架
相
機
，
我
拍

你
，
你
拍
我
，
留
下
一
個
生
命
最
閃
耀
的
紀

念
。
你
有
膽
嗎
？
﹂
鄧
麗
君
回
說
，
裸
就
裸
，

反
正
黃
昏
天
人
們
也
看
不
清
是
誰
，
如
是
者
兩

人
就
在
康
城
沙
灘
上
下
不
穿
你
攝
我
，
我
拍

你
，
攝
完
之
後
，
這
兩
卷
菲
林
拿
到
哪
兒
沖
印

呢
？
商
量
結
果
是
拿
回
香
港
交
給
阿
杜
，
此
人

家
中
有
私
人
黑
房
，
不
必
拿
到
外
面
沖
，
可
以

守
到
秘
密
，
結
果
一
個
月
後
阿
杜
擁
有
亞
洲
世

紀
兩
大
美
人
之
全
裸
底
片
，
可
惜
當
年
塞
在
行

李
中
搬
來
搬
去
行
李
太
混
雜
，
結
果
不
知
去

向
，
以
後
再
找
了
幾
年
也
找
不
回
來
！

焦
媛
作
總
監
編
的
這
一
段
︽
鄧
麗
君
傳
奇
︾

是
不
是
就
取
材
自
這
一
段
作
為
全
劇
中
心
，
阿

杜
沒
看
過
首
演
，
不
得
而
知
。
若
果
有
這
一

段
，
代
表
戲
中
對
手
林
青
霞
的
全
裸
一
樣
有
，

如
果
真
的
﹁
雙
美
同
天
﹂︵
同
樣
天
體
︶
那
就
真

的
太
精
彩
了
。
為
紀
念
鄧
麗
君
六
十
冥
壽
，
本

年
十
月
響
了
這
一
頭
炮
，
十
一
月
中
全
國
五
大

城
市
五
大
鄧
麗
君
歌
腔
比
賽
五
位
冠
軍
，
到
北

京
演
出
後
將
齊
集
香
港
，
在
港
開
﹁
永
遠
的
鄧

麗
君
﹂
紀
念
演
唱
會
，
並
順
勢
發
動
一
個
﹁
萬

人
齊
唱
鄧
麗
君
﹂
的
申
報
健
力
士
紀
錄
大
會
，

這
五
大
城
市
全
國
五
個
冠
軍
，
分
別
為
廈
門
歌

手
首
在
維
也
納
金
色
大
廳
揚
名
的
鄭
穎
芬
、
山

東
冠
軍
谷
佳
倪
、
雲
南
鄧
曲
冠
軍
袁
明
清
和
代

表
香
港
的
星
海
藝
術
團
冠
軍
暨
導
師
黎
惠
蘭

等
，
如
此
三
大
兵
團
由
鄧
麗
君
生
前
永
遠
演
出

司
儀
車
淑
梅
義
務
報
幕
，
這
一
台
鄧
氏
檢
閱
鄧

之
胞
兄
三
哥
鄧
長
富
特
來
港
參
與
演
出
，
這
一

來
哄
動
世
界
鄧
迷
，
目
前
已
有
過
萬
鄧
迷
向
歌

迷
會
訂
票
。
這
一
場
還
不
是
鄧
麗
君
六
十
冥
壽

之
總
結
匯
演
，
鄧
麗
君
六
十
冥
壽
正
日
為
二
○

一
四
年
五
月
八
日
，
香
港
有
個
萬
人
合
唱
︽
月

亮
代
表
我
的
心
︾
的
紀
錄
性
個
唱
，
如
此
一
來

的
確
在
此
構
成
了
一
個
鄧
曲
高
潮
，
真
正
地
說

出
﹁
鄧
麗
君
，
我
們
永
遠
不
會
忘
記
你
﹂。

阿　杜

杜亦
有道

個
人
來
說
，
南
高
加
索
之
旅
說

是
﹁
不
一
般
的
旅
程
﹂，

一
點
也

不
假
。

南
高
加
索
橫
跨
歐
亞
三
國
：
阿

美
利
亞
、
格
魯
吉
亞
、
阿
塞
拜

疆
，
在
欠
缺
地
理
知
識
、
歷
史
資
料
、

政
治
觸
覺
下
，
要
進
行
﹁
自
由
行
﹂
式

的
旅
遊
三
國
，
㠥
實
頗
費
周
章
，
唯
有

現
實
地
參
加
由
旅
遊
專
家
策
劃
、
安

排
、
帶
領
、
﹁
眾
樂
樂
﹂
式
的
旅
行

團
，
友
儕
們
皆
知
此
為
自
家
少
有
的
旅

遊
體
驗
。

口
碑
甚
佳
的
俄
羅
斯
旅
遊
專
家
彼
德

帶
領
的
團
隊
，
確
是
非
常
受
歡
迎
。
三

月
中
報
名
時
，
說
是
不
多
於
三
十
六
人

的
團
隊
，
四
月
初
繳
付
團
費
時
才
發
現

參
加
人
數
竟
達
四
十
二
之
眾
！
與
如
此

浩
蕩
行
旅
共
度
十
九
天
的
旅
程
，
實
在

是
第
一
次
，
真
箇
是
﹁
不
一
般
﹂
！

旅
遊
專
家
彼
德
據
說
擁
有
數
十
年
遊

走
俄
羅
斯
、
東
歐
、
西
亞
、
中
東
的
經

驗
，
與
在
地
旅
遊
代
理
稔
熟
，
還
會
說

俄
語
，
可
以
直
接
溝
通
，
設
計
的
行

程
、
景
點
、
住
宿
、
交
通
等
多
方
面
的
安
排
，
均

能
切
合
需
求
，
而
且
行
旅
中
，
能
夠
靈
活
調
度
，

省
卻
無
謂
周
章
。

既
然
有
專
家
安
排
，
當
然
可
以
事
事
不
理
，
搜

集
景
點
資
料
、
策
劃
路
線
日
程
、
網
訂
機
票
酒
店

等
等
，
一
切
有
人
代
勞
，
專
心
應
付
搬
家
，
新
居

安
頓
停
妥
，
還
趕
及
與
芸
姐
等
聯
袂
到
北
京
天
津

逛
一
圈
，
賀
壽
兼
遊
名
人
故
居
，
不
亦
樂
乎
。

九
月
中
出
發
前
，
收
到
領
隊
彼
德
傳
來
的
﹁
十

九
天
南
高
加
索
之
旅
﹂
詳
細
無
遺
的
日
程
、
機

票
、
簽
證
、
住
宿
、
天
氣
、
景
點
導
遊
等
資
料
，

深
深
感
覺
﹁
專
業
就
是
專
業
﹂，
終
於
可
以
無
牽
無

掛
的
來
一
趟
﹁
不
一
般
的
旅
程
﹂。

「不一般的旅程」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癡
呆
是
不
是
就
是
失
憶
？
多

數
是
的
，
因
為
當
一
個
人
發
呆

的
時
候
，
他
一
定
是
想
不
起
一

件
事
而
極
力
追
憶
。
這
是
短
暫

的
癡
呆
，
我
自
己
就
不
時
會
有

這
樣
的
情
形
出
現
。
最
常
見
的
是
，

用
慣
了
電
腦
打
字
，
會
忘
記
書
寫
的

文
字
。
遇
到
要
書
寫
時
，
就
會
呆
呆

地
想
㠥
電
腦
是
怎
樣
打
那
個
字
。
我

算
好
的
了
，
因
為
我
打
字
的
輸
入
法

是
台
灣
的
大
易
，
和
書
寫
的
筆
劃
一

模
一
樣
。

學
別
的
輸
入
法
的
朋
友
就
癡
呆
時

間
更
久
了
，
尤
其
是
學
速
成
的
，
都

要
在
一
大
堆
字
裡
挑
選
出
自
己
要
打

的
那
個
字
，
真
正
的
寫
法
就
無
法
聯

想
了
。
反
而
用
手
寫
輸
入
的
朋
友
無

此
煩
惱
，
因
為
平
時
就
是
手
寫
了
。

最
近
有
人
提
出
數
碼
癡
呆
的
概
念
，
認
為
習

慣
數
碼
的
操
作
，
容
易
造
成
失
憶
。
因
為
看
電

視
時
，
偶
而
會
看
到
主
播
人
員
會
出
現
呆
了
一

呆
的
鏡
頭
，
那
表
示
，
他
都
在
使
用
字
幕
機
，

當
字
幕
機
上
出
現
的
字
是
他
不
熟
悉
的
，
或
者

是
錯
字
時
，
他
就
愣
住
了
。
他
知
道
那
錯
字
，

但
因
為
習
慣
照
讀
而
無
法
即
時
作
出
聯
想
和
反

應
，
只
能
楞
在
當
場
。
而
不
使
用
字
幕
機
的

人
，
就
會
在
腦
海
中
想
到
代
用
詞
或
正
確
的

字
，
所
以
就
順
暢
了
。

有
個
笑
話
說
，
有
個
人
在
辦
公
時
想
起
了
某

件
事
，
便
用
橡
皮
筋
綁
㠥
手
指
，
以
示
提
醒
。

當
他
回
到
家
裡
，
在
吃
飯
時
看
到
手
指
上
的
橡

皮
筋
，
知
道
提
醒
自
己
要
做
未
做
的
事
，
但
怎

麼
也
想
不
起
該
做
的
事
是
什
麼
，
想
呀
想
，
想

到
半
夜
二
三
點
時
，
終
於
想
起
了
，
原
來
明
天

一
大
早
要
見
客
人
，
需
要
早
睡
。

現
在
的
智
能
電
話
都
有
行
事
曆
，
看
一
看
就

不
會
忘
記
什
麼
時
候
該
做
什
麼
事
，
但
是
，
如

果
連
看
一
看
都
忘
記
了
，
那
就
要
去
檢
查
一
下

是
不
是
真
的
患
上
癡
呆
症
了
。

癡 呆
興　國

隨想
國

上
海
近
年
不
但
以
中
國
最
時
尚
的
城
市
自

居
，
其
不
斷
發
展
的
創
意
園
或
藝
術
區
也
吸
引

了
很
多
外
地
藝
術
家
進
駐
，
並
帶
動
了
上
海
籍

藝
術
家
的
創
作
風
氣
。
那
天
到
桃
浦
創
意
園
遊

覽
時
，
我
就
專
門
參
觀
了
上
海
籍
藝
術
家
樂
堅

的
作
品
陳
列
室
。
現
任
上
海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副
總

編
輯
的
樂
堅
就
是
一
位
備
受
注
目
的
中
生
代
知
名
畫

家
，
他
今
年
以
來
就
舉
行
過
兩
次
﹁
山
水
畫
作
品

展
﹂，
作
品
廣
獲
收
藏
家
垂
青
。

在
這
間
逾
三
百
平
方
米
大
的
陳
列
室
中
，
主
要
陳

列
了
畫
家
近
十
年
的
作
品
。
甫
進
門
口
，
迎
面
而
來

的
是
他
早
期
的
一
系
列
素
描
，
大
部
分
是
體
形
豐
腴

的
胖
人
，
他
們
表
情
祥
和
，
看
似
與
世
無
爭
，
但
其

扭
曲
的
身
軀
及
其
所
處
的
擁
擠
環
境
卻
折
射
出
對
人

生
的
迷
茫
，
那
是
畫
家
十
多
年
前
的
心
境
寫
照
，
這

跟
他
當
年
創
作
那
無
頭
無
手
的
﹁
佛
系
列
﹂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樂
堅
是
上
海
大
學
美
術
學
院
國
畫
系
首
屆
畢
業

生
，
又
是
﹁
八
五
美
術
新
潮
﹂
的
親
歷
者
，
做
過
離

經
叛
道
的
藝
術
探
索
，
其
﹁
佛
系
列
﹂
就
曾
以
其
驚

世
駭
俗
的
構
思
而
被
視
為
大
逆
不
道
，
他
通
過
對
佛

的
概
念
的
闡
述
，
來
表
達
內
心
深
刻
的
體
悟
。
但
經

歷
過
十
多
年
的
潛
修
、
沉
澱
，
尤
其
是
主
編
了
一
系

列
大
型
美
術
畫
作
、
時
尚
雜
誌
，
乃
至
投
身
到
方
興
未
艾
的
動

漫
行
業
後
，
他
對
傳
統
文
化
作
了
反
思
，
創
作
又
回
歸
基
本
。

然
而
，
重
操
故
業
的
畫
家
不
是
簡
單
的
重
複
，
而
是
將
當
代

意
識
融
入
古
老
的
筆
墨
技
巧
中
，
十
年
苦
功
下
來
，
數
以
百
計

的
漸
進
﹁
山
水
系
列
﹂
和
﹁
石
系
列
﹂
形
成
規
模
，
自
成
風

格
，
它
們
或
六
尺
整
張
，
或
是
鏡
片
斗
方
，
紙
本
和
布
面
效
果

各
異
，
取
法
宋
元
，
博
採
明
清
，
具
傳
統
國
畫
的
神
韻
，
又
突

破
傳
統
造
型
，
畫
面
有
意
無
意
間
呈
現
異
端
，
筆
下
的
山
、

水
、
樹
、
石
互
為
交
錯
穿
梭
，
細
看
無
章
，
遠
觀
卻
氣
勢
不

凡
。跟

早
期
﹁
佛
系
列
﹂
的
重
彩
不
同
，
這
批
山
水
畫
在
揮
毫
灑

墨
間
，
既
有
國
畫
的
朦
朧
意
境
，
又
見
油
畫
的
寫
實
凝
重
，
予

人
想
像
。
山
水
畫
是
中
國
畫
的
一
個
重
要
分
支
，
強
調
﹁
平

遠
﹂、
﹁
高
遠
﹂
和
﹁
深
遠
﹂，
樂
堅
的
風
格
則
屬
後
者
，
他
以

遠
近
山
的
形
狀
深
淡
對
比
，
畫
出
立
體
，
製
造
出
山
谷
深
邃
又

近
在
咫
尺
的
效
果
。

樂堅山水畫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100多年前有一個農曆三月初三，浙江嵊州甘霖
鄉東王村的村民用門板鋪在稻桶上搭成一個簡易
戲台。在這個戲台上，嵊州的說唱藝人為村民們
演了一齣戲。這一次粉墨登場，標誌㠥一個新劇
種——中國越劇的誕生。
這種風情萬種的舉足、移步、水袖輕揚，溫

婉、纏綿的說唱腔調，像清澈的流水一樣滲透在
江南的大地上。百年越劇，在嵊州誕生後漸漸地
蔓延到杭州等周邊城市甚至於全國，至今延綿不
衰。甚至，越劇那輕輕揚起的水袖已經成為杭州
城裡的一種人文景觀，柔媚了西湖山水。
杭州有個很有古意的景點叫黃龍洞，終年有流

淌不息的潺潺池水，松篁交翠，山徑曲折幽深。
這個地方，對於杭州人而言，不僅是夏日避暑納
涼的好地方，更是一個聽戲的好去處，那裡活躍
㠥一支浙江省民間職業劇團——黃龍越劇團，每
天都有精彩的曲目上演。雖然只是一個非公辦劇
團，但一樣有明星可追，著名越劇表演藝術家戚
雅仙老師的得意門生王杭娟和范派傳人孟科娟，
這兩根台柱子，是開在這個草台班子裡的兩朵
「梅花」。在杭州戲迷們的眼中，那個景點就是為
越劇而生的，清幽的景色就像古裝越劇的天然佈
景，粉牆黛瓦、曲檻畫廊、翠竹千竿都是真實的
道具。
杭州人也都知道著名越劇演員茅威濤和她的浙

江小百花越劇團。她們堅守了幾十個春秋，一直
在為發展越劇事業進行㠥有意義的探索和實踐。
他們精心打造了國家級的舞台藝術十部精品之一
《陸游與唐琬》；那部「新古典主義」越劇《藏書
之家》也引起過不小的轟動。
一代接㠥一代的越劇傳人們，從來沒有停止過

精彩的演出。他們傳承㠥老藝人們流傳下來的傳
統越劇藝術中的精髓，又不斷為越劇藝術的繁榮
進行艱苦的探索、改革和創新，不斷賦予越劇各

種時尚元素。現在的越劇除了一如既往地盡情柔
情和浪漫之外，又糅合了現代的智慧和理性。而
諸如搖滾、現代舞、空間移動、音樂配器等多種
時尚元素的注入，使越劇更符合現代人的審美品
味。連那些喜歡搖滾、勁歌、RAP的年輕人也一
樣會把唱或者是聽越劇當作休閒方式之一。
越劇和流行歌曲一樣，不僅僅屬於舞台的，也

是很民間的。上歌廳K歌，常有不少點唱越劇的
人，江浙一帶的人都會哼幾句梁祝寶黛的越劇唱
段。
盛夏的夜晚，杭州的西湖邊兒，常常可以看到

納涼的人三五成群自發湊成臨時的草根班子，吹
拉彈唱，你方唱罷我登場，柔媚的越劇唱腔氤氳
在空氣中，凝結成一種杭州好聲音。
我雖然不是鐵桿的越劇粉絲，卻也常常會在西

湖邊散步時被這種美麗的邂逅吸引，然後駐足聆
聽。或者是情不自禁地跟㠥小聲哼哼幾句，做一
次自娛自樂的票友。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似一朵青雲剛出岫。只

道他腹內草莽人輕浮，卻原來骨骼清奇非俗流。
嫻靜猶似花照水，行動好比風拂柳。眉梢眼角藏
秀氣，音容笑貌露溫柔。眼前分明是外來客，心
底卻似舊時友。」
在嗲嗲甜甜的唱腔與靈巧輕盈的身段步態之

間，似一陣陣清風無聲無息悄悄拂過面頰，現實
世界中的競爭、喧囂嘈雜，以及自身的那些心浮
氣躁漸漸離去，心情久久地流連於寶黛初相見時
的那份美好之中。
我也常常在西湖邊兒看到有不少金髮碧眼的洋

越劇迷，聽得如癡如醉，搖頭晃腦、手舞足蹈
㠥，嘴巴在無聲中張合㠥，似在模仿。有一次，
在一曲終了時我問一位聽得很㠥迷的老外是否能
聽懂。他好像很興奮有人聽他的感受，告訴我，
他是浙大的留學生，雖然以他學到的那些中文還

聽不懂戲裡唱的是什麼，但他能意會其中的韻
味，也能看得懂東方女性特有的溫柔和美麗。我
只能相信，藝術是無國界的。
有時我也在想，越劇為什麼能夠流行那麼多年

依舊沒有老去，當我行走在越劇故鄉的土地上
時，我找到了越劇深入土地的根。
走進嵊州就像走進了一個大大的戲場，一座座

構築獨具匠心的古戲台，或隱居在窮鄉僻壤，或
靜臥在鄉鎮集市。嵊州曾經有多少古戲台，誰也
說不出準確數據。但據該市文物管理部門的統
計，目前尚存的古戲台約有200個。其數量之多、
形式之美、建築之精，在全國也不多見。這些古
戲台記錄㠥當年的鑼鼓嗩吶、江南絲竹，記載世
代民間藝人的艱辛生活，也收藏㠥簇擁的人群、
如雷的掌聲和喝彩。
古戲台的歷史，蘊藏㠥獨特的古越文化。就是

在這些古戲台上，誕生了我國第二大劇種越劇，
走出了享譽海內外的「越劇十姐妹」中的袁雪
芬、傅全香、筱丹桂、范瑞娟、尹桂芳、竺水招
等6位越劇表演藝術家。
這些經歷了一百多年風風雨雨的古戲台

一直都是春去春又來，年年歲歲都在開㠥
艷麗的花朵。逢年過節、喜慶典禮、廟會
趕集，人們總要邀來戲文班子，在古戲台
演上三天三夜。其中，瞻山廟古戲台是目
前演出最多的。近幾年的廟會期間，瞻山
廟古戲台日夜演戲，吸引了無數的戲迷。
隨㠥旅遊事業的發展，瞻山風情遊、越劇
尋根遊別開生面。曾經有來自上海的越劇
迷同嵊州的越劇迷一起在這個古戲台上同
台演出，盛況空前。
我曾經走進嵊州鹿胎山麓東側的越劇博

物館，一座外表呈淡灰色的仿古建築，是
朱穆之先生題寫的館名。據說這是全國首

家專業戲曲博物館。在展覽的三廳一廊中，通過
140多個版面，758幅不同時代名人的生活照和劇
照，300多件實物，我好像快速穿越於越劇聖地，
大概感受到了越劇在形成、發展中所經歷的風風
雨雨和不斷改革創新走向繁榮的歷程。
忽有一陣陣柔和的二胡聲伴隨㠥稚嫩、清純的

唱腔，悠悠飄入耳際。我以為自己走火入魔掉進
了越劇的戲魂中，一問卻是隔壁的嵊州市越劇藝
術學校裡有小演員正在排練節目。不由地停住了
腳步，屏住了呼吸，在門口冰涼的台階上坐了許
久，聽那來自天籟的聲音。
在這個一切都走得匆匆太匆匆的年代，是什麼

牽住了我們疾速行走的步伐？是什麼讓我們駐
足、斂息靜氣地悉心聆聽？是什麼如此纏綿悱
惻、留留戀戀地讓我們不忍釋懷？讓我們如此放
不下、揮不去的只有越劇，是她那種婉約清麗、
足以繞樑三日的江南絲竹之音；是她那種雅致如
詩如畫、高潔似行雲流水的辭藻；是才子佳人在
小橋流水間、於花前月下的繾綣；是陸游和唐琬
的千古絕唱、悲音長留沈園的《釵頭鳳》；是梁
祝有情人不能成眷屬的長恨綿綿無盡期；是風流
倜儻的小生，多情自古空餘恨的惆悵，是纖纖的
小姐那水袖輕甩的溫柔，那一剪含情蘊怨的幽幽
目光，似一朵水蓮花不勝輕風的嬌羞，欲說還
休，欲說還休⋯⋯

越劇：水袖輕甩了一百年

■越劇《陸游與唐琬》。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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